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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
——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陈亚丽，王静文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191）

［摘 要］ 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文评互证，以老庄之道为基础，构建了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世界，以此

深思人的自洽及人与自然万物的辩证关系。其中，“物”与“情”是不可忽视的关键词。在“物”的书写中，蕴含着王

兆胜对悠闲人生的追求和逍遥境界的渴望；在“情”的表达中，体现了王兆胜对“人间大爱”的肯定与坚持。而在由

“物”及“情”的书写路径中，王兆胜的散文以平淡自然的风格、优雅闲逸的文化修养实现了“心散”的境界，并在一定

程度上拓宽了散文的书写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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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者与评论者的双重身份，使王兆胜在散文创作时，具有“在内”与“在外”的双重视野。在

内，王兆胜情感真挚细腻、说理深入浅出、文字平淡朴实；在外，王兆胜有着自成一体的散文理论，

并结合中国散文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所体现出的新征候，不断进行着新的阐释与钩沉。纵览王兆

胜的散文作品，我们不难发现，正是内与外的完美融合，使王兆胜的散文不仅有着一以贯之的“文

脉”气息，还有着哲理性的思辨与自我规范。从《逍遥的境界》《天地人心》到《负道抱器》与《情之一

字》，在横跨数十载的散文写作中，“内外合一”的双重身份，使得王兆胜的散文评析与散文创作在

思想脉络上高度一致，其在林语堂的影响下，逐步丰富并构建独属于自我的散文哲学世界。其中，

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是王兆胜散文创作的总纲，“物”与“情”则是这一创作总纲下的“文脉”

核心。这里的“物”与“情”并不是指浮于表面的描写与抒发，而是王兆胜本人散文书写的“题眼”所

在。在王兆胜的散文中，“物性”书写蕴含着内在的生活哲思，“人间大爱”的真情里深埋着本真的

情感根系。三维哲学及其映射下的“情”“物”表达，不仅体现出王兆胜散文的成熟与圆融，也对当

下的散文发展有着不可小觑的推动作用。

一、老庄之道与三维哲学 
众所周知，王兆胜对林语堂的散文研究颇有心得。然而，这一研究对象的确定并不是一帆风

顺。攻读博士期间，王兆胜以鲁迅研究专业为主，原本也应顺理成章地将鲁迅作为自己的研究对

象。可是，在木已成舟时，王兆胜却决定将研究对象换为林语堂。王兆胜曾言：“就文学、文化影响

我的灵魂而言，有两位现代人最为突出，他们是鲁迅和林语堂……鲁迅及其作品总有一种沉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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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阴暗、一种窒人的气息，久而久之沉溺其间，也极容易受到感染……读林语堂的作品，我们在感

到一股悲凉之气的同时，总被一股热流、暖意与轻松所包裹，使你有道家逍遥之感。”①从中我们可

以看出，鲁迅与林语堂带给王兆胜的是截然相反的两种感觉，而王兆胜本人的品性与林语堂则更

为贴合。所以，将研究对象从鲁迅换为林语堂，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慎重抉择。除

却品性、气质的契合外，林语堂也给王兆胜“提供了某些或者说许多认识自身、剖析灵魂的参照”②。

这种互相作用的推动，才是王兆胜选择将林语堂作为研究对象的本质原因。自此以后，王兆胜潜

心于林语堂研究，“已出版 8部林语堂研究著作，发表 50多篇林语堂研究论文”③。王兆胜把这些归

因于导师林非先生的宽容与鼓励，才让自己结下全力探讨林语堂研究的这个“果”，而这个“果”不

仅结在研究领域，也结在散文创作领域。

在王兆胜的博士论文《林语堂的文化情怀》中，他注意到“深潜于林语堂文本的一个核心母题，

即是对宇宙天地之间‘主宰’的深切关注”④。对于林语堂这一“上帝观念”的形成，王兆胜认为老庄

道家文化从中产生了巨大作用，尤其是“道”对林语堂的影响最为突出。“‘道’的内核即生命，‘道’

即生命的原始，亦即生命的永恒，所以‘道’的本体论亦即生命的本体论。”⑤正是老庄的生命意识与

死亡情结让林语堂对生命产生了真正的思索，并通过老庄哲学获得了关于死亡清晰、自觉、理性的

悲感。而这种影响也以对林语堂的研究为中介，传递到王兆胜的散文创作中。在《逍遥的境界》一

书的引言中，王兆胜曾这样表达过自己与老庄道家思想契合的心情，“在接触老庄道家一脉时，我

心中有说不出来的兴奋。道家文化以大自然为本位，以生命和自然之‘道’为依归，从世俗人生中

淡出，充分体悟天地之心。”⑥而在具体的散文作品中，也随处体现着老庄道家的思想。譬如王兆胜

借老子“强梁者不得其死”“物状则老”的观点，强调坚守“柔韧之道”的重要性（《柔韧之道》）；通过

老子的“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来警诫人们：“过盈过满必将走向亏空”⑦，应像老子一样，学会

“半半哲学”（《半半哲学》）……此外，王兆胜在散文中还写道，无论是季节上的秋冬，还是年长者的

智慧，我们都不应唯“新”是从、过分强调“青春情结”，从而忽略了老旧文化（《老熟的魅力》）。我们

也应避免被“知”的盲目与自大蒙蔽双眼，而应注重“不知”的意义与价值（《说“不知”之益》）……这

里所表现出的老熟、不知、不争等思想也同样展现了浓厚的老庄意味。

作为一名成熟的学者与写作者，王兆胜并没有止步于对老庄道家思想的继承，而是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发展为天、地、人为一体的三维哲学。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概括，王兆胜认为，“三维哲学的

‘天、地、人’和四维哲学的‘天、地、人、神’最为全面准确。并且‘神’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实在，它完

全可以由‘天地’之‘道’来代替，所以，将‘神’抹去。”⑧具体而言，在王兆胜的三维哲学中，“天”兼具

着“天之道”与林语堂所谓的“上帝观念”，“地”则是指包含自然及一切生灵在内的大地万物，而对

“天地之道”的强调，即是为了承认“无论如何，人都是天地自然的一分子，都不能无视天地自然的

存在和先验限制。”⑨所以，天、地、人中的“人”，王兆胜更看重的是人“心”的力量，即在理解和顺应

“天地之道”的基础上，“将自己的心灵发展和培育得臻于完美，以至于这颗心灵能‘修成正果’，能

①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②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2页。

③王兆胜：《情之一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06页。

④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19页。

⑤王兆胜：《林语堂的文化情怀》，第62页。

⑥王兆胜：《逍遥的境界》，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⑦王兆胜：《天地人心》，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⑧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⑨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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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面临人世间的失败、挫折与不幸，始终处于悠然自得和怡然自乐的‘大幸福’中。”①在天、地、人的

三维哲学中，王兆胜始终都在寻找或是渴望一个平衡点，使得天地万物均能自如地存在。

在天、地、人中，王兆胜最常思考的是人与天地间的辩证关系。这一关系中又隐含着两个方

面，即人如何更为自洽地生活，人与自然万物之间应如何相处。在散文集《天地人心》中，王兆胜通

过对自己生活态度的描写，展现了其自洽、自融的独处之道。《裸身而眠》描写了王兆胜喜欢裸身被

棉被包裹时的温暖与舒适，并回忆到小时候和父母肌肤相贴的亲昵感。在王兆胜看来，裸身而眠

并没有什么不洁之处，更多的是卸下伪装后的放松与顺应自然的畅快。在强身健体方面，王兆胜

也有自己的心得，因青少年时期需步行上学的经历，让他养成了步行的习惯，并从步行中感悟到

“其中包含的为人处事‘用拙’、‘用厚’、‘图大于其易’、‘为大于细’和‘要有钢铁一样的意志’的道

理。”②在读书方面，身为学者的王兆胜展现了自己作为现代书生的古典心。其在《读书与健康》一

文中，表明了自己在书籍选择上的倾向：纸本阅读优于网络阅读，并通过纸本阅读和网络阅读各自

的利弊比较，呼吁大家重视阅读，尤其选择好的阅读。而就个人的阅读喜好来看，王兆胜每天坚持

早读，并常被自己的情绪感染，甚至情不自禁泪水涟涟。王兆胜是个名副其实的书迷，不仅喜欢读

书，也喜欢买书、藏书、编书、写书，沉浸在与书为伴的幸福里。从裸身而眠到健身、阅读，王兆胜通

过日常生活中的细节完成了自洽，他坚持顺应自然，坚持本真的自我，并在理性的自律和感性的抒

发中实现自我秩序的建立，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舒适区。

除了人与天地间的辩证关系之外，王兆胜思考的另一重心是人与万物的关系。他始终对人类

无尽的贪婪与杀戮持以批判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的异化进行自省与深思。他认为，“人的解

放”虽是一次历史性和革命性的进步，“但站在人欲无限膨胀的角度观之，这又充分显示了人的无知

虚妄！”③所以，王兆胜渴望能实现“物的解放”，其中既包含有生命、被人类奴役的动植物，也包含没

有生命的一般性事物。在王兆胜看来，人类的主宰意识是切不可拥有的，善待了“物”也是善待自

己。于是，他时刻警醒自己，不进行杀戮，尽最大的努力尊重万事万物。在《鱼的祭奠》一文中，王兆

胜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第一次杀鱼的无奈和胆战心惊，并由此决定再也不亲自宰杀动物，培养一颗善

心。王兆胜借人、物关系的思考，对“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提出质疑，从而打破了以人为出发

点的惯性思维，提供了以“物”观之的新角度，其始终如一的自省精神也正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体现。

二、“物性”书写与“物我两忘” 
在这两年的散文研究中，“物性”成为一些学者的关注点。其中便包含王兆胜本人，他将“物

性”书写作为生态散文探究的重要抓手与突破点。此外，也有学者跳出生态散文的范围，认为“‘物

性’是文学抒写的一个重要维度，对文学的人性描写具有平衡和矫正的功能。”尤其在一些散文中，

更是“写出了‘天地交而万物通’的‘人性’与‘物性’的辉映”。④究竟什么是“物性”，无疑成为这一

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一般而言，物性可分为两类，既有“脱离社会文化语境的物理学物性，也有与

人难以分割的文化脉络上的物性。” ⑤而王兆胜认为：“‘物’与‘人’相对，‘物性’是‘物’的内化，通过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3页。

②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68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页。

④唐小祥：《文学作品中“物性”书写的艺术价值——从刘亮程、李娟的散文谈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⑤唐小祥：《文学作品中“物性”书写的艺术价值——从刘亮程、李娟的散文谈起》，《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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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性’可显示‘物’的特点与品质。”①可见，相较于过分纠结“物性”与人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王兆胜

更为侧重“物性”与“物”本身的相互作用。体现在其散文中，则是对“物”的描写的基础上，完成相

应的“物性”表达，并渴望在“物我两忘”的状态下，进入逍遥的境界，实现悠闲人生。

王兆胜曾在一篇散文评析中对“物”进行过简单的归类，他认为：在生物类散文中，主要包含动

物、植物、微生物三种；在非生物类散文中，概括起来则可分为三类：一是自然物，二是人造物，三是

介乎于二者之间的，比如“火”②。而在散文创作中，王兆胜对于“物”的囊括则更为全面灵活。在他

的散文中，既有对动、植物的描写，如《树木的德性》《槐花开落》《猪友》等。也有对自然物和人造物

的表述，如《水的感悟》《木龟》《第一块藏石》等。“物”的种类虽多，但并不意味着随意为之。在“物”

的选取上，王兆胜常以贴近生活的日常之物为首选，小到一粒米（《米的世界》）、一块石头（《第一块

藏石》），大到阳光（《阳光》）乃至“物”本身，它们都与作者的个体经验紧密结合。而王兆胜散文的

独特之处也正在于此，他以自我经验为出发点，通过对“物”的形态特征的描写，在结合情思与哲思

的基础上，让其记忆中的“独属之物”转化为读者能感同身受的“身边之物”。正如王兆胜对石头的

喜爱，本是私人化的收藏喜好，但其在《“弃石”偶得》一文中，通过描写一块“弃石”如何被发现、如

何变为爱不释手的“宝石”这一过程，将意外的欣喜之情洋溢在字里行间之中。不过是一块随处可

见但人人无视的插烟头的废物，却在作者描写下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件艺术品，想必不懂收藏的读

者也定能从中体味到藏石的乐趣。而这份由“我”及“他”的情感传递，也只能依托于日常之物来完

成。日常之物与生活紧密结合，不仅使散文具有令人亲切的“烟火气”，也易于读者跟随作者的所

思所想，对生活中的所见之物产生新的发现与思考。从中足见王兆胜对“物”的理解之透、选择

之妙。

若想使内化于“物”的“物性”详尽展现，就必须要对“物”本身进行生动地描写。那么，如何描

写“物”？如何实现“物”与“物性”的相互激发？这些均在王兆胜的散文中呈现出了独具特色的书

写路径。“观察者”是王兆胜面对“物”时的自我身份定位，他常从细节入手，对“物”进行细致的观察

与感受，将其本质特征用平实易懂的语言加以表述。在《肥皂》一文中，王兆胜对肥皂泡进行了详

细描写：“我将肥皂泡捧在手里，感到温柔而美丽……小泡从一端的孔中生出，渐大，再大，仿佛一

只灯笼悬在麦秆之上，轻盈、美丽而灵透。母亲还教我将肥皂泡吹上天空，于是蓝天映照，它们个

个如长了翅膀一样，飞高，远去，破碎……”③肥皂本是稀疏平常之物，王兆胜却取其细节，用肥皂泡

巧妙地呈现出肥皂的梦幻之处。此外，除了运用具体的比喻、拟人等手法，王兆胜还擅长由“一”及

“多”，展开线性的联想与想象。在《米与面》一文中，王兆胜以一粒大米为始，展开联想，将与米相

关的花生米、小米、玉米等作物一一描绘，甚至还列出将米修饰后组成的汉字，由此完成关于“大”

和“小”的哲思。色彩美学的运用也是王兆胜在描写“物”时不可忽视的重要特点。身为作家，王兆

胜对色彩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在《黑白情结》中，从对白色的喜爱，到对黑色的先厌后爱，王兆胜阐

释了黑与白的辩证关系，并感叹道：“‘白’与‘黑’是我的人生情结，也是我理解世界、人生、生命本

质的一把钥匙。”④色彩对王兆胜有着非同寻常的魔力，除了黑与白，草莓的红、玉米的金黄、树木的

翠绿……纷纷出现在散文中。王兆胜凭借自己高超的艺术素养，以笔作“画”，形象地为“物”填上

色彩。

“物”向来是散文书写的对象。正如散文大家汪曾祺，从人间草木到四方食事，天地万物均是

其散文的主要内容。在汪曾祺的散文中，常由“我”出发，再将“我”隐去，着重展现“物”本身，较少

①王兆胜：《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

②王兆胜：《中国现当代生态散文的物性书写类型》，《求是学刊》，2022年第1期。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31-132页。

④王兆胜：《天地人心》，第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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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个人的主观评价。相比之下，王兆胜的散文具有学理性的同时，也体现出学者散文的严谨与

拘谨。他的散文多是建立在自我感受的基础上，围绕“我”的所知所感、所思所想展开，常以说理的

方式论证“物”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具体到“物”的书写与“物性”表达上，王兆胜认为人应该向“物”

学习。在当下崇尚金钱主义、人本主义、商品主义的社会，“人离‘人’、离‘物’、离‘自然之道’越来

越远了。”①“万物生灵所包含的天地之心、自然法则人类也当遵守。”②因此，王兆胜最渴望达到的状

态是“物我两忘”，即主客体之间应相互转换，人在观察“物”的同时，也应从“物”的角度来反观人，

这样才有对“物性”进行深度观照与探讨的可能。

在王兆胜的散文中，我们也不应忽视其“物性”表达下的生活哲思，这才是王兆胜人格魅力与

人生哲学的体现。细读散文，我们可以看到，王兆胜在对“物”进行书写的同时，常不经意间流露出

对“慢”的向往和对怡然自得、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的欣赏。在看到泰然自若的一座山与一粒沙

时，王兆胜想到的是在“快文化”下，我们应拥有“慢”的素质（《谈“慢”》）。在被嘈杂的都市噪声裹

挟时，王兆胜用静心当作修行，感受定力的同时，也渐渐与外界的嘈杂产生了一种疏离感（《静心在

都市》）。这背后所体现的是王兆胜的“隐士”心态，哪怕身处闹市，也能为自己的精神与心灵找到

适合栖息的一隅。王兆胜始终强调：“作为宇宙之微粒，人类同样不可违背自然的‘悠闲’之道。”③

通过对“物”的反观，王兆胜将摆脱束缚的“逍遥之境”作为自己的终极追求。所谓逍遥，并不是指

一些难以企及的玄奥之道。从童年的游戏、水中的浮虫到晴朗的天、飘落的叶，这些都是充斥在生

活中的“逍遥”事物。要想实现“逍遥”，王兆胜认为一是要感悟，二是要假借万物，三是要从“我”的

角度体悟，如此便可感受到“逍遥”带来的身心自由。由此可见，在王兆胜的散文中，关于“物”的书

写与“物性”的表达均是其获取生活哲思的潜在前提，在这之下更为深层的人生哲思便是以“物”观

己，实现人性的解放，最终进入“逍遥的境界”。

三、赤子之心与“人间大爱” 
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认为：“千万注意坦率地表露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和内心图景，千万别将

内心封闭起来假装崇高。”④刘锡庆也说：“真人、真情、真心、真语，离开了‘真’散文就失去了生

命。”⑤另外，林斤澜在《小说的散文化和散文的小说化》⑥以及梁衡在《散文美的三个层次》⑦中，都表

达了同样的观点，即真实是散文恒定不变的原则。

提及王兆胜的散文，学者们首先关注到的也是其真实性的创作特点。罗振亚与刘波在《以人

心丰富世界——王兆胜散文集〈天地人心〉》一文中写道：“以真情实感而非虚情假意地书写，是王

兆胜散文所蕴含的另一种特殊的理念。他笔下不仅有令人怜惜的其他生物，而且有更多可悲悯的

人世。”⑧陈剑晖进一步将此情具体为“惦念之情”，这种“惦念之情”，不仅细腻、真挚，而且还蕴含着

喷薄而出的情感力量。这种情感力量来源于哪里呢？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46页。

②王兆胜：《天地人心》，第49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01页。

④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248页。

⑤刘锡庆：《当代散文：更新观念，净化文体》，《散文百家》，1993年第11期。

⑥林斤澜：《小说的散文化和散文的小说化》，《文学自由谈》，1992年第4期。

⑦梁衡：《散文美的三个层次》，王钟陵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文论精华·散文卷》，第374页。

⑧罗振亚，刘波：《以人心丰富世界——王兆胜散文集〈天地人心〉》，《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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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哲学”映射下的“物”与“情”——论王兆胜的散文创作

王兆胜自己说，他读某些作品会流泪，那么读者在读他的某些作品时，同样也会潸然泪下。他

的散文之所以感人至深，首先是作者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对读者的那一份坦诚与热诚，与巴金“要

把心交给读者”是堪有一比的。无论作品展示的是自身的美或是“不足”，他都毫无保留地全部呈

现。散文中跳动着一颗赤子之心，是王兆胜散文最突出的特质。他笔下的《裸身而眠》《三哥的铅

色人生》《看蚕蜡炬似二哥》《与姐姐永别》等等，都是作者“叩问灵魂”的写作，是无遮无掩的，自己

对二哥的愧疚、对三哥的惋惜，尤其是对姐姐的依恋之情，都信笔而抒，绝没有半点做作或者矫情。

包括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对木龟的收藏（《木龟》），对各种质地石头的喜爱（《“沐石斋”记》），对黑白

颜色的偏好（《黑白情结》）等等，他与读者之间，是一种真诚的对话。有些散文作品，尽管是客观真

实，但是与读者是保持一定距离的。王兆胜的散文作品，读者会真切地感受到作者是主动去贴近

读者的，主动向读者敞开心扉的。痖弦曾说：“我认为三毛作品之所以动人，不在文字的表面，不在

故事的机趣，也不在作者特殊的生活经验，而是在这一切背后所蕴藏的作者的那颗爱心。”①王兆胜

的散文创作，与三毛一样。其次是他心怀天下，放眼世界甚或宇宙，把个人的得失与宇宙之大对

比，将个人的得失自然缩小（《敬畏之心》）；在他眼中，万物都是有生命的；人与物都是平等的

（《“物”的解放》）；所以他笔端充盈着无限的悲悯之情、热爱之心。所谓“眼底春秋，胸中岳壑”所孕

育出的人间大爱，是他散文作品的另一重要标签。

不同于一般的情感宣泄，王兆胜散文中的感情写得细腻且丰富，既有对自然万物的喜爱之情，

也有亲人、师友间的人之真情。尤其是，王兆胜对于自然万物常表现出互相尊重的平等意识。在

《猪友》一文中，王兆胜生动记述了自己还是一个农村的贫苦少年时，与猪为伴的快乐日子。把猪

送去猪圈的趣闻、为猪抓痒时的信任、见证小猪成长的欣慰……这些都为王兆胜贫瘠的童年生活

注入了一丝温暖。或许正是因为曾经有过与动物亲密为伴的童年经历，才致使王兆胜一直以来都

对动物保持着怜悯的同情心。王兆胜《猪友》中动容地写道：“有头白唇的黑猪向我投来绝望和求

救的眼神……我的心理防线轰然倒塌，泪水涌流。”②在《鱼的祭奠》与《“物”的解放》中，王兆胜则进

一步谴责了人类对动物的虐待、杀害等行为，强调对“物”的真正解放。在此，王兆胜表现出来的是

面对人类以外的生灵时，所应有的一颗善心。而在对自然的描写上，王兆胜采取了充满童趣的书

写方式，将高山的积雪、地下的泉水拟作纯洁的儿童，借他们的口讲述了大自然如何毫无戒备地拥

抱人类，而人类又是如何一步步变得贪得无厌，将自然彻底破坏的过程，以此来批判人类对自然的

侵占与毁坏。在王兆胜的心里，自然与人类应始终保持和谐相处，共构和谐之美。或许是对现状

过于焦虑，迫切希望能有所改变。在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关系中，我们不可否认的是，王兆胜过于强

调二元关系中的对立面，反而失去了探索两者之间多维关系的可能性。这种对立关系反映在现实

生活中，则体现在王兆胜对“现代化”的刻意疏离和对传统、本真（自然）的亲近。如在《步行一生》

中，相较于现代化的交通方式，王兆胜更喜爱步行，认为它“既有健身之功，又有自我实现的美

感”③。现代化的都市生活在其眼中似乎总有所缺憾，这也是为何王兆胜的散文中常萦绕着忧伤之

感的原因。

在王兆胜的散文里，有大量的篇幅描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老师。尤其是对亲人的追忆，王兆

胜用“亲情之重”四个字来彰显此情在其心中的分量。母亲的过早离世一直是王兆胜内心的遗憾

与痛楚，从他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完整地拼凑出一个童年失母的男孩是如何怀着对爱的渴望与感

激长大的。虽然陪伴王兆胜的时间不长，但是，母亲美丽、勤劳、善良的品质却始终影响着他。除

母亲外，宽厚、慈爱的父亲，善良、有担当的二哥，隐忍且坚强的三哥，弥补母爱缺席的姐姐等，亲人

①三毛：《温柔的夜》，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②王兆胜：《情之一字》，第455页。

③王兆胜：《天地人心》，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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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给予王兆胜所有的爱与保护，“就像大鸟看护着巢中的小鸟。”①也正是因为亲人的影响，王兆胜

的散文中呈现出难能可贵的女性力量，他毫不吝啬地赞美并尊重包含母亲、姐姐、妻子在内的一切

女性。后来，至亲一一离世，王兆胜把无言的痛与思念转化为文字写入散文，让人读后为之动容。

一定程度上，对亲人和故乡的爱是王兆胜散文的情感根系，也是他众多散文篇章中的情感来源。

在他的散文书写中，总是会不自觉地引入自己的童年/少年经验以及与亲人相伴的瞬间，其他所有

感情都是在这一根系的基础上生发而成。在对师友的书写中，王兆胜则多充满感激之情。无论是

求学路上的老师，还是一起长大的玩伴，亦或是工作后结交的挚友，王兆胜都牢记对方给予过的帮

助与鼓励。从清洁工小王的一声问好，到臧克家亲切有力地握手，王兆胜用饱含爱意的友善之心

书写着身边人带给自己的力量，并把这些爱与力量称作“人间大爱”，这其实也是王兆胜的终极情

感表达。

提及“人间大爱”，便不禁让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人间至爱者”，毕竟鲁迅是对王兆胜影响最

深的两位现代人之一。长妈妈、私塾先生、藤野先生……同样是一群平凡而伟大的身边人，鲁迅在

《朝花夕拾》中对他们的描写则充满了少见的温情，可见，“鲁迅的‘爱’，不仅有深刻的一面，更有平

凡的一面，更多的是出自一个普通人的爱，出于人的天性的爱。”②这与王兆胜散文里始终书写的平

凡之爱有着溢于言表的相通之处。不同的是，“鲁迅自己就是‘人间至爱者’当中的一个，鲁迅可以

说是把最大的爱的热烈和死的冷峻两个极端交织在一起。”③而王兆胜的“人间大爱”中则少了一份

冷峻，多了一份包容与平和，这份大爱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善意，还囊括了对世间万物的珍视，体

现的是一颗最为宽厚的博爱之心。

四、结 语
王兆胜曾给散文下过一个定义：“散文是开放包容的‘心散’的文体，它以真挚的情感、平实的

文风、自由的心态、自律的表达反映外在世界和映照内心，在书写真善美的同时，塑造自我人格和

提升精神境界。散文是作家与世界、读者以及自我进行的心灵对语，是融知识、思想、智慧于一炉

的人生艺术。”④所谓“心散”，即“一个优秀散文家应有一颗潇洒、自由、自然、超然的心灵，他可以看

淡世事人生，对世界人生有大彻大悟，不会迷恋于在舞台中央成为一个主角，也不会被功利主义和

世俗人烟所笼罩。”⑤而王兆胜自己的散文书写就完全符合其“心散”的标准，通过他的散文，我们能

读到在日常生活中怡然自得的乐趣；对待一切生命的悲悯之心；关于人与自然万物的思考；还能读

到自我情感的剖析；对待亲友的感激；甚至是人生哲学的展现。同样，我们也不应忽视，王兆胜在

自己的散文创作中也着实表现出一种努力，无论是对“物”的重视、“情”的表达，还是人格塑造的展

现与逍遥境界的追求，王兆胜都在不断努力地拓宽散文的书写维度，探索更多的书写可能性。

［责任编辑：李 炜］

①王兆胜：《天地人心》，第2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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